
大明湖畔·小小说征文
投稿邮箱：lixiazuoxie@163 .com

曲
水
芙
蓉

□
雪
樱

接到主任派发的采访任务，苏
敏会心一笑：“我家就住在曲水亭街
上，对那里太熟悉了。”

苏敏的母亲李芙蓉以前是居委
会主任，是个热心肠，退休后也不闲
着，成立“老街坊志愿服务团”，组建

“泉水叮咚舞蹈队”，去年她扭伤了
腰，在家休息不到一个月，又重返舞
蹈队。

“这次选题一定要抓新的看点，
逮条‘大鱼’。”本来想请老妈提供点
线索，赶得不巧，她跟舞蹈队去外地
参加商演了。

第二天早上，苏敏睡过了头，简
单洗漱，拎起包就飞出了门，在街口
买了个煎饼果子，大步流星地朝居
委会方向走去。

大门紧锁，居委会唱起了“空城
计”，她正要掏手机时，乔二叔迎面
走来，边摆手边说道：“丫头，主任这
两天都不在，老年公寓出大事了，都
去那里了……”

大事？能出什么大事？苏敏凭着
当记者的敏锐直觉，她意识到问题
的严重性，那个公寓开业刚一个月，
说不定有料，她直奔胡同最西面的
泉馨老年公寓。

仲主任急匆匆往外走，苏敏与
她撞了个满怀。没等她开口，主任就
心急火燎地说：“你来得正好，帮我
个忙，跟我去历山名士小区了解个
情况。”她们边走边聊，苏敏听出个
大概：前天中午，老年公寓发生一起

入室伤害案，金老太受了惊吓，说不
出话来了，送到中心医院在ICU抢
救。金老太的儿子正从法国飞往济
南的途中。令众人讶异的是，作案者
竟是一年过八旬的老先生，据说曾
是劳模，国家领导接见过。

“这老头想干吗？肯定有故事。”
苏敏想。“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疏
忽，公寓的王院长已急得血压飙
升。”仲主任说。

老先生的女儿住在历山名士小
区，结果不在家，她们无功而返。正
当一筹莫展时，医院传来好消息，金
老太能开口说话了，她要见老先生。
仲主任与民警陪着老先生去了医
院，苏敏开车。

两人见面，金老太几分羞涩，目
光柔软，或许过于激动，老先生喉咙
呼隆隆得说不出话来。病床前，她牢
牢攥住他的手，低声嗫嚅道：“他是
好人——— 好人！他救过我的命。”顷
刻，她的眼里满是泪水：“你送我的
荷花，好看——— 和过去一样！”这一
幕，令在场的人摸不着头脑。

通过老先生的口，事情真相大
白。

老先生与金老太从小是青梅竹
马的同班同学，两家人同住在曲水
亭街上。金家都是知识分子，老先生
是工人家庭，金家父母阻止女儿与
他来往，他们就私下约会。本想成
就一段姻缘的他们，却在1970年时
突逢变故。在那个混乱的年代，金
家也没能幸免，父母被打成右派，
关进街口的馒头房里没白没黑地批
斗。此时，所有人都远离她，骂她“小
特务”，她积郁成疾，昏迷不醒。老先
生卖掉自己养的鸽子给她抓药治
病。每天去看她，都会带上一捧沾着
露水的荷花，那是他亲手栽种

的……她发誓要不顾一切和他在一
起。

然而，历史风云变幻，谁也无法
掌控。金家平反后，举家迁至北京。
再后来，金老太毕业后读研读博，成
为知名的文学翻译家，结婚生子。儿
子长大后，又去了法国。两年前，她
脑干大出血，保住了命，却落下后遗
症。叶落归根，她回到北京，由侄女
精心照顾。

去年，金老太的侄女查出乳腺
癌晚期，回济南保守治疗。金老太也
跟着回来了，故地重游，在大明湖
畔看到荷叶田田，勾起痛彻心扉的
往事。就这样，她成为泉馨老年公
寓第一批入住者，从入住的那天
起，她就通过昔日校友寻找老先
生。

老先生听说她回济南，整夜整
夜睡不着。这么多年，种荷养荷的习
惯他一直未变，每年大明湖荷花节
荷花盆景评比，他都是第一名。带上
自己养的荷花，他一路打听，摸到公
寓，担心不让进，他就从窗户爬了进
去，还被把手擦破了皮……

入室伤害案，原来是一场“重
逢”啊。

案子破了，仲主任与民警们终
于松了口气。金老太的儿子获知实
情后，表示一定要登门重谢老先生，
今后当做亲人走动。

苏敏沉浸在老先生的讲述中，
不能自拔，“这次采访收获太大了，
他们的故事太有价值了……”给主
任汇报完选题，她迫不及待地告诉
母亲。

微信上的信息闪成一片，母亲
却久久没有回复。苏敏立刻拨过去，
母亲笑着说：“金老太与我是校友，
牵线的人就是我啊……”

华不注投稿邮箱：

q lwbhbz@163 .com

□孙葆元

【城市标签】

规 矩

“规矩”这个词，在济南人的词典
里，含义恐怕比其原词义还要宽泛。你
这件事做得中规中矩，济南人称赞你

“规矩”；你把活干得漂亮，济南人赞美
你“规矩”；你仗义执言，痛斥歪风邪气，
济南人表扬你“规矩”；你出手相助，把
无赖之徒打个落荒而逃，济南人还褒奖
你“规矩”。

老济南人诙谐，把过日子叫“混日
子”。老辈的济南人久不相见，甫一见
面，开口问讯，“在哪里混呢？”对方会告
诉，在哪里哪里混。用今天的话说，是在
哪里上班，或者干什么工作。又问，“混
得怎样？”是问对方日子过得好不好？对
方如果过得好，会说“混得还行”；如果
过得一般，会说“马马虎虎”；如果过得
不顺心，会说“瞎混呗”！含蓄得让你摸
不着头脑。

济南人得意了不张扬，蹀躞了不叫
苦，你见不到济南人狂欢，也见不到捶
胸顿足，济南人把喜怒哀乐全藏在心
里，不管出了多大的事，找个没人的地
方宣泄一番，绝不在人前“掉价”。济南
人发怒了，往往因为对方不讲规矩。如
果碰到不讲规矩的事，济南人绝不容
情，于是怒从心头起，见义勇为，拔刀相
向，非与你说个过来过去！济南街头有
骂街的、有打架的，败下阵去的，都是不
讲规矩的。没见过哪个做了龌龊的事，
还骂得理直气壮。为什么？规矩管着他
哪！

在济南这个市面上“混”，不讲“规
矩”不行。规矩是济南人的“理”，这个

“理”是约定俗成的，约定俗成的就是大
家认同的，你想出格，能容你胡来吗？规
矩是济南人的“礼”，人无礼节便无廉
耻，世无礼仪便无秩序，济南府建城两
千年，城垣兴废，传统光大，是靠着规矩
立世的，没有这个规矩，人便野蛮，这个
城市可能也立不起来。规矩是济南人的
习俗，节令有程序，婚丧有典仪，往来有
礼数，交友有准则，办事有尺度，大到社
会活动，小到饮食起居，都有相应的规
范，把这一切固定下来，就构成了济南
的人文景观。规矩还是济南人的制度，
是与非，美与丑，白与黑，道德的与忤逆
的，高尚的与卑劣的，尊贵的与低贱的，
都在一定的范围内冲突着、交融着，形
成社会的和谐文化。顺应了这个文化，
济南人便说：规矩！背弃了这个文化，济
南人会斥责曰：不规矩！

规矩的文化渊源，是圣人文化与民
俗文化的有机融合体。齐鲁是孔孟之
乡，《论语》说到底是圣人为社会立的规
矩。圣人言是准则，是社会道德的框架，
一个社会的道德光有框架不行，还要有
细则，细则就是诸般规矩。我们已经进
入法治时代，新的历史时期的法律匡正
了传统的规矩，无论从准则还是细则都
更加科学化。济南人还在说“规矩”，但
是这个“规矩”已经在昔日的口头禅上
增加了全新的内容。

人的性格决定着城市的性格。如
果用一个词来形容济南或是济南人，
你会选哪个？有什么样的原因抑或什
么样的独特感受？欢迎写下来，与大家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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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济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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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95年的春天，塞风先
生乔迁甸柳新村之后，我和妻、
儿登门祝贺。先生满意地介绍他
的新居说：“市里给离休的老同
志办实事，帮我解决了住房问
题。”这位70多岁的老诗人原先
借住在宽厚所街的岳父家，“文
革”后政治上得到平反，又解决
了住处，脸上的皱纹都舒展开
了。他的书房光线充足，靠东墙
是一面宽大的书橱，墙上悬挂着
茅盾、贺敬之及臧克家的题词，
苏金伞的贺诗，桌上摆着冯德英
赠他的新作《山菊花》。阳光从大
玻璃窗照进来，照在先生宽大的
前额上，照在他身后的书橱上，
把精心摆放的花瓶、鲁迅先生的
石膏座像，映衬得格外典雅。我
赶紧按动快门，用照片记录下先
生幸福的时光。

先生精神矍铄，和我儿子聊
起来，当时我儿子正上大学，先
生就问有什么爱好，儿子说喜欢
古典诗词，又问属相，儿子说属
虎，老人顺口吟出“气吞万里如
虎”，并写成条幅赠送。过后，先
生写信说照片极佳，让我再冲洗
几张，信里还夹带着现金，他用
严肃地口气写着，“钱一定要收
下，不然我会生气的”。

先生的居所，在宽厚所街时
间最长，随后搬到南新街91号，又
搬到这里，每次搬家，从来没有惊
动我们这些学生，即便帮他冲洗
几张照片还要付钱，我深为自己
不曾帮助先生做点什么而愧疚。

每逢新作出版，先生总要在
扉页题签寄给我。1993年，先生与
夫人的合著《根叶之恋》出版，给
我题签“庆祥贤伉俪指正 李枫

根红”，并加盖二人印章，体现
出越是有成就的人越是谦虚。这
是本精美而又淡雅的64开本袖
珍版诗集，有100多页，洁白的封
面和封底都点缀着一朵通红的
枫叶，象征着既是诗侣又是伴侣
的两位作者的爱情。先生从夫妇
二人的名字李根红、李枫之中巧
取“根”与“叶”二字作为书名，不
仅字面“形”似，而且内容“神”
似。先生发配黄泛区五年里，与
妻子音讯全无，痛苦地写出“假
如你的心是一座牢笼，我甘愿变
成一个囚徒”，先生还写道：“裹
泥的根是叶的命脉/风中的叶是
根的言语”，“谁也离不开谁/共
同属于深厚的大地”。半个世纪
的风霜考验，诗人夫妇的爱情称
得上是永不凋谢的花朵……

和先生交往多年，了解了他
不平凡的经历：1921年3月，他出
生于黄河边上的河南灵宝沙坡
村，小学五年级放秋假，去给地
主家摘棉花，手上被棉壳扎得净
是伤口，一天摘的十斤棉只换得
十个小铜钱。他夜间在小油灯下
写出：“摘棉童，摘棉童，为谁辛，
为谁苦？日摘棉，三五篮，冬日不
见衣里棉。”经老师修改，寄往夏
丏尊主编的《少年文艺》发表了，
这篇11岁的处女作引他走上诗
歌之路。1940年秋投奔延安，1945
年出版诗集《天外，还有天》，他
曾在重庆红岩村见到周总理，
1946年进入胶东担任战地报编
辑，他的老友们多是文化界高级
知识分子。

但是，从上世纪50年代胡风
事件起，这位献身革命的诗人却
屡遭厄运，用他的话说“二十五
年没握过别人的手……”风刀霜
剑摧残着他的年华，却没有摧毁
他对生活的向往。他平静地跟我
聊着往事，我的泪水已经流满脸
颊。李老介绍说，他是在解放济
南的硝烟中一身戎装进城的，在
师范学校演讲时收获了爱情。在

他艰难的岁月里，美丽而坚强的
师母用一双柔弱的肩膀挑起所
有的坎坷，说话间，师母偶尔进
出倒水，微笑不语，这对文学上
的搭档又是人生路上的患难伴
侣，相濡以沫，让人唏嘘。

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加在
先生身上的所有冤假错案得到
平反，几十年不能歌唱的老诗
人，其诗歌创作像壶口瀑布一样
奔腾呼啸，接连出版了多部诗
集，写出了传遍诗坛的名句：“黄
河，长江/是我两行混浊的眼
泪……”1995年，济南市委宣传部
和市文联隆重召开塞风诗歌研
讨会，1997年由贺敬之题写书名
的《塞风诗精选》出版，这是先生
晚年两大乐事。许多著名专家学
者给予先生高度评价，山东著名
诗人桑恒昌的诗句最有特色：

“无论怎么看/塞风你都是从鬼
门、神门、人门闯过来的一道激
流/你曾经以根盟誓——— 去大海
吞尽那些苦涩。”

1995年，在省城一家杂志社
做编辑的朋友说，他们要搞诗歌
征文活动，希望先生担任评委，
他知道我是塞风先生的学生，便
托我出面请先生出山。先生爽快
地答应下来，由我陪同参加了编
委们的见面会，先生谈笑自若，
感谢编委们致力于诗歌的普及，
给年轻诗人的成长创造条件。我
想，他不提自己的事，也不要报
酬，他的胸怀是何等的宽阔啊！

塞风先生2004年6月19日仙
逝，12年来，每当看到当年的合
影和先生写给我的一封封热情
的信件，重温他的诗作，先生的
音容笑貌就浮现在眼前。先生的
人生是一首读不完的诗，他不仅
指导我写作，更重要的是教给我
如何做人。我想用臧克家纪念鲁
迅的传世之言，作为对塞风先生
的纪念———“有的人活着，他已
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2015年，张贻贝老师在纪念塞
风先生的文章里(见《齐鲁晚报》2015
年3月26日)，倡议在济南的黄河公园
为塞风先生立一尊塑像，殷切盼望
先生塑像早日落成。

本文作者拍摄的书房中的诗人塞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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